













    青春版《牡丹亭》来西安交大演出了。6月，我参加戏曲高层论坛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弄这个事，现在终
于把它请来了。按白先勇的说法，他在给昆曲培养大量的年轻观众。那么，我则给昆曲培养更小的观众。女儿看
完后说，她要唱戏。于是，一路上，便舞里舞姿，走起了杜丽娘的步子。 
    白先勇，把这个老戏推了出来，你见他喊过什么口号么？ 
    那是比不得的，人比人，气死人。这个文人做了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依然“愁肠百结”，到西安，已
是第 109 场了。梁山泊也才 108 将，就够威风凛凛，而它却这么春风化雨，实在是叫人春肠遥断，感动无语。 
    戏实在是老得太——昆剧，且还不是最老的“水磨调”，汤显祖做它的时候，《浣纱记》已经出来，昆剧
都很成样子了，播满江南江北。 












































    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再说青春牡丹。很厉害，白先勇经过对原作的调整、删改，如今的演出，在时间上是少了，但也需要三天
的时间，属于连台本戏，分上中下三节，三晚演出。原作的５５出，减到２７出，而且，有些回目和原作次序不
同，先后有些调整，看起来很紧凑了。戏曲改编，大多都是这样。 






    可是，６００年前的《牡丹亭》都搞过这个写法了，难道不令人惊讶吗？同一时期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只是写到死，何尝又有生呢？《幽媾》《冥誓》，何尝又不是开启了《聊斋》呢？所以，汤显祖了不得。
中国的古代志怪小说，这些写法，习以为常，《幽明录》中的《石氏女》及唐传奇《离魂记》，不也是这样吗？ 
    女儿在一旁看，问：“她们唱，咋老‘哦’‘哦’‘哦’呢？” 




    她说，太难了。 
    我可不管她听懂听不懂，只是接下去说：“对呀，正因为它很难，才要青春版的呀。” 
     
    生生死死，全赖这一张画。 








    倩女离魂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他们在《幽媾》 
     
    《淮警》，金人来了，他们带来了“北曲”，如果说这些北曲相当于“二黄”的话，那么，我们又在家门
口听了一回 600 年前的“老秦腔”。现在的秦腔，只能给它取个名，叫“后秦腔”，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牡丹亭上三生路，《回生》一出。寇兄的小说《北京地铁下的复活》，和它异曲同工。 
     
    什么叫“昆曲”，这就是，他们不用弦索即胡琴、板胡一类，而用“笛子”“笙”等管乐主奏，这就是最
基本的区别。 
  
 
